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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上党梆子中的昆曲是山西地方戏吸收昆曲艺术最为成功的典型个案，它的接受与普及、全盛

与衰落，从很大程度上折射昆曲艺术在中国北方的遭遇和内在矛盾。上党昆曲从勃兴到衰落的三百

年，亦是中国历史剧烈动荡、文化丕变的时期，故而其盛衰浮沉实与历史大背景息息相关。研究作为

一种地方戏亚种的上党昆曲的衍变历程和规律，将其视为一种极好的文化标本，不仅具有史学意义，

更有现实意义，其外延甚至超出戏曲本身。作为一种普及面极广的文化体裁，戏曲艺术所代表和所

揭示的，从来都不仅仅是戏曲本身。观察上党昆曲的历史，了解这一古老剧种在今天的生存状况，对

传统文化如何适应时代变化，也有着积极作用和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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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南来———昆腔入晋及在上党地区的传播

昆曲在中国戏曲艺术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

位，它起源早，流行覆盖面大，且早已具备完整的表

演体系。在此基础上，很多剧种吸收其丰富的养

分，得到长足的发展。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昆曲一

直被世人誉为“百戏之祖”。受到昆曲影响的不仅

有江南地区的诸多剧种和后人皆知的京剧，北方各

地的梆子戏也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过昆曲的滋养，

这其中也包括山西的梆子戏。
形成于元代末年的昆山腔①在当时很快就受到

江南文士的推崇，从而在明代迅速传播、普及，并借

助南北合套的演唱方式，使得表现形式更趋多样。
明代的昆曲，已经形成剧作场面宏大、结构严谨、人
物性格鲜明的特点，兼以其唱词文雅，声腔优美，使

其影响力逐步越长江、渡黄河，向北方挺进。成书

于明代万历末年的王骥德《曲律·论曲源第一》中

有云:“迩年以来，燕赵之歌童舞女咸弃其捍拔，尽

效南声，而北词几废。”②可见在晚明时期，昆曲已经

流布于晋省无疑，而这一时期，也恰是昆曲空前的

蓬勃期。
而论及昆曲在山西的传播，大抵有如下几个原

因: 1、明代是晋商崛起的滥觞期，以贩盐为业的晋

商走南闯北，将昆曲这一江南曲式引进山西; 2、南

北文人的沟通交流，也促进了昆曲在山西的普及。
明代很多来晋为官的文人雅士往往都有豢养家班

的传统，而来自江南的家班所搬演的往往即是昆

曲，这就难免不在上层社会形成嗜观昆曲的新风。
及至清代前期，昆曲更是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

高度，其时有“今吴歈盛行于天下”之谓，足见其盛。
康熙四十六年( 1707) 戏曲家孔尚任在平阳作成《平

阳竹枝词》，其中有两首《西昆词》，描述了晋南节日

社火中昆曲演出的情况:“太行西北尽边声，亦有昆

山乐部名。扮作吴儿歌水调，申衙白相不分明。平

阳帘外月黄昏，一曲能消座客魂。此地风流原有

种，唐时艳体说西昆。”③清初戏曲家万树 ( 1630—
1688) 曾这样记载于山西所听昆曲: “晋地歌声骇

耳，独班名宫裳者解唱吴趋曲，竞协南音。丝竹间

发，靡然留听，几忘身在古河东也。”④这则记载里，

除了记载晋省“宫裳班”这一极有可能即为昆班的

存在外，颇可玩味之处还在于，万树也提到了他所

谓的“晋地歌声骇耳”，南人不谐北调固无可厚非，

然而我们也看到此时山西的戏曲文化，有着本地戏

曲与南来昆腔之间虽则高下相倾却也无法互相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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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共存局面，而真正能让两种系统的戏曲文化兼

容共存的，当然只有融合发展一途。
据张林雨先生《晋昆考》一书的考证，昆山腔在

山西的流传大致为由南向北的走向，构成了晋南平

阳地区、晋中太原地区、晋北雁门地区及晋东南上

党地区三片一点的流布格局。这其中尤以晋东南

上党地区的昆腔发展与演变最具代表。
上党梆子，原名上党宫调，是山西四大梆子戏

之一，流行于山西省东南部，因其在伴奏上以枣木

梆子击打节拍统领节奏，故称为梆子，是一种板腔

体的声腔音乐形式。上党梆子形成于 17 ～ 18 世纪

之交。上党地区很早就有戏曲演唱，众多金元舞台

和古老的队戏、院本、琴戏的流传就足以证明。那

时也有昆曲和弋阳腔的演出。在晋豫陕三角地带

的原生梆子形成后，就有晋城人从那里学回，经过

多年与本地民间艺术的碰撞融合，形成了上党梆

子。上党梆子中含有五种声腔: 昆、梆、罗、卷、黄，

意即兼容上党昆曲、梆子腔、上党锣腔、上党卷戏和

上党皮黄等子剧( 曲) 种而成，其中尤以上党昆曲最

为重要。据现存舞台题壁佐证，在明末已有“明史

班”等班社在泽州地区演出。顺治十五年 ( 1658 ) ，

上党昆曲《春灯谜》已有舞台演出活动记载( 阳城县

上伏村大王庙舞台) 。
上党梆子原来是昆、梆、罗、卷、黄五种声腔同

台演出，剧目之间各不干扰，然而，这五种声腔各自

独立又结合为一体。演出上党梆子的演员能够“昆

乱不挡”才算是一个好的梆子戏演员，才可以上台

演出。每个上党梆子戏班要想撑起整台演出，也必

须能够演出昆曲。由此可见，上党梆子的五种声腔

中，昆腔是居于首位的，也最为重要。在上党梆子

的演出剧目上，一天的戏码安排中，昆曲必须是压

轴的大戏，由此可见昆曲在上党梆子中的地位。而

在上百出上党梆子剧目中，昆曲剧目存留有十余

出。上党地区至今仍保留有大量戏曲碑刻，记载了

诸多珍贵的戏曲演出史料，自明末昆曲进入山西上

党地区以来至民国时期，上党地区的戏曲题壁一千

多条里，昆曲剧目所在多有，以建立于 18 世纪 80 年

代凤台县鸣凤班为例，从舞台题壁遗留的“鸣凤班”
演出过的剧目可以看出所演出过的昆曲有很多，有

《浣纱记》《牡丹亭》《铁冠图》《西厢记》《长生殿》
《邯郸记》《宵光剑》《金印记》《水浒记》《义侠记》
《满床笏》《金锁记》《窦娥冤》《玉簪记》《白罗衫》
《双官诰》《风筝误》《一捧雪》《金雀记》《东窗事犯》
《单刀会》《红梨记》等。这些当时作为大轴的上党

昆曲，证明了昆曲的地位和影响力。

二、盛衰———声腔变化中蕴含的

上党昆曲发展史

在上党地区，不仅以梆子戏为代表的本土地方

戏借鉴和化用了昆曲的声腔与表演形式，并且能在

借鉴的基础上独立出来，用折子戏这种载体将昆曲

演绎出来。然而，经过上党梆子艺人演绎出来的昆

曲并不是原汁原味的南来昆曲，它在演出的过程当

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声腔上、身段上、表演上

都发生了改变，增加了梆子戏的味道。除了继承昆

曲悠扬婉转的唱腔之外，还加入了梆子戏的高腔。
在这里，上党昆曲的提出并不仅仅是界定一个独立

的剧种概念，而更多的是从一个文化传播与发展的

范畴来考量，是昆曲在传播过程中动态表现的概念

化表达。
与明末清初戏曲发展的整体情况相一致，流入

山西的昆腔，在流传过程中受演出区域语言、音调

及演艺人员等因素的影响，发生了一些变异，有了

地方化的色彩，事实上成为昆腔系统在山西的一个

支派。
在唱腔体系方面，上党梆子吸收了传统昆曲

“以板击节”和“以板眼节腔”的方式，逐渐形成了富

有自身特色的板、梆共用的“板腔体”唱腔。梆子腔

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以梆击节”，但是在实际情况

中，山西梆子中主要用鼓和板来掌握节拍，虽然在

演唱时仍使用梆子，但在掌握板眼节拍和速度方面

主要是以板鼓为主。现今梆子戏与昆曲的唱腔都

是“以板眼节腔”和“以板为板”的方式，它们所不同

的只是词格和用腔的方式。
然而，在长期的历史演变中，很多声腔的边界

并没有愈加畛域分明，而是逐渐模糊，这是符合地

方戏曲融合发展的规律的。上党梆子中的昆、梆、
罗、卷、黄五种声腔中，今天已经渐渐难以分清某个

声腔具体属于哪个种类。因为昆、梆、罗、卷、黄之

中，在乾隆年间大约形成了梆子腔和二黄腔，但在

这之前，上党地区应该已有昆、罗、卷腔的传唱，所

以我们可知，五种声腔之中，昆腔的年代应该最早，

紧跟其后形成的则是罗、卷二腔。
上党昆曲唱腔为曲牌体结构，伴奏主奏为笛

子。调高为“小工调”( D 调) ，曲牌演奏兼有“六字

调”( F 调) 、“乙字调”( A 调) 、“凡字调”( bB 调) 、
“尺字调”( C 调) 、“正宫调”( G 调) 。所单用于上

党昆曲的伴奏曲牌有【醉花阴】【乌夜啼】等( 大量伴

奏曲牌五声腔共用，如“小开门”等) 。打击乐多用

小锣配场，大家伙多用于演员上下场及动作表演场

面( 武打等程式锣鼓经亦五声腔共用) 。上党昆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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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腔保持着古老、淳朴、原始的早期昆曲艺术风情

特色和风貌。唱牌以“羽调式”居多，也有一些宫、
徵、商、角调式。

上党昆曲在演出的早期，因其功能主要服务于

当地演出，一如前文交代，是排在最前面的，将昆曲

置首，上党梆子就产生了在寺庙中祭祀的功能。上

至旧日庙宇中的祭祀活动，凡主其事者为大户人家

或官宦家庭的，一例以昆曲打头，下至开光、孩子做

满月，亦以昆曲开篇。从曲调研究的角度入手，笔

者发现，上党梆子昆曲剧目里保留最全的折子戏就

是《长生殿》，而为什么只有《长生殿》幸得完整保

留，其他的折子戏却无此“幸运”呢? 答案是在其他

的折子戏中，五声腔调在演变过程中不占优势了，

逐渐被新兴起来的其他唱腔所淹没。据上党梆子

老艺人介绍，旧时凡高门大户连唱三天戏，第一天

以昆曲打头，继而上梆子、皮黄，到了半夜学徒们再

唱罗、卷，然而慢慢的，昆曲开始式微，甚至于逐渐

退出了演出行列。
清末民初，上党昆曲遭遇了一百多年来最大的

滑坡，在民间已经很少上演，到 20 世纪 30 年代末

期，搬演昆曲在上党地区就已经微乎其微，到了新

中国成立后，上党梆子中的 昆 曲 已 近 绝 迹。1964
年，出于保存地方戏曲的目的，上党梆子老艺人段

二淼曾演出了一场最具代表性的上党昆曲剧目《长

生殿》，可就是此次演出，也并未演出《长生殿》的全

剧，仅仅演了两折。总的说来，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

后，上党昆曲已经基本退出了上党梆子演出舞台。
直至 20 多年后《长生殿》又录制了一些资料，以备

留存。值得玩味的是，即便在段二淼老人曾经的演

出中，其实也已经对其中的声腔做了一些改动，把

两个段落并成了一起，而且音乐进行了一些加工和

改编。而究其原因，正是上党梆子中昆曲没落的深

层原因———旧式上党昆曲曲调太直，而随着演唱的

人越来越少，这一弊端的发展难以遏制，以至于越

来越直，逐渐失去了传统昆曲美妙婉转的优点，加

速了上党昆曲的没落。
与此同样的，还有上党昆曲的舞台艺术，原本

上党昆曲经过演员演绎出来的表演发生了变化，变

得柔美不足而豪放有加，在继承了昆曲婉转悠扬、
细腻轻柔的唱腔基础上，还加入了梆子的高腔，形

成了别具特色的风格。梆子腔在表演的身段上也

借鉴了昆曲，在表演时，剧情激烈时运用梆子腔的

豪放，抒发细腻感情时则运用昆曲的优美、轻柔，使

得粗犷豪放的梆子戏变得粗中有细。然而，这样的

改变很难在自觉意识上找到合适的度，以至于在历

史的发展中渐渐流于粗犷有余而细腻不足，上党昆

曲的舞台效果越来越不适合表现角色深层的心理

活动，原本应该作为核心的美剥蚀严重，上党昆曲

离传统昆曲也渐行渐远。
造成如上现象的原因复杂多元，远不是戏曲发

展本身所能左右，甚至也不与戏曲审美和大众接受

同向。总的说来，随着清朝末年国势日衰，人民生

活水平的持续下降，造成观众的欣赏品味也发生了

剧烈的变化。人的欣赏品味与文化修养和文化需

求紧密相关，彼升则此起，彼降则此落，概莫能外。
上党昆曲的发生、全盛和没落，皆与此息息相关。
虽然这些改变发生得不甚明显，但取其盛衰两端则

格外醒目，值得后人思考。

三、觅径———上党昆曲的调试与创新

就如一种文化的移植、变化与扎根、盛放，文化

内部蕴含的生命力从来都是不可小觑的，戏曲文化

尤其如此。虽然上党昆曲在清末以后逐渐失去了

高峰时的荣光，渐渐从首要地位退居最末，但这并

不意味着它已在上党梆子的肌体内销声匿迹。从

戏曲史研究的角度上着眼，其盛衰与得失都有着极

具代表性的意义。
而事实上，上党梆子艺人对上党昆曲的历史起

伏，有着最为清醒的认识和研究，也从来没有放弃

过有意无意的调试和创新，尝试着能让其在适应性

的重塑过程中，得到一些应有的重视。这是一种传

承的惯性，也是一种艺术形式的生命力之顽强。
其实在上党梆子里，不惟昆腔，罗、卷等声腔艺

术也已渐次萎缩———甚至罗、卷较之昆腔，其衰落

时间更早一些。到了 50 年代以后，则全部凋零，退

出了历史舞台。之后仅靠着老艺人的口传身授，尤

其得力于上党戏曲音乐家马天云先生自 1955 年开

始的三次大规模收集整理，才保留下部分昆、罗、卷
的唱腔资料，为后人留下传承研究的上党梆子多声

腔财富。
历史上的上党昆曲，即已曾经做出过一些改

变，比如在上党昆曲剧目与唱腔中，也不乏有试图

走进市井生活的一些拓展性剧目。如含有民间小

曲的《赤壁游湖》，时调《浪子踢球》等，这都可以视

为上党昆曲自身的调整，以适应更多层次观众口味

的要求。
笔者曾经为此专门采访了上党梆子艺术家张

爱珍老师，深觉她在这一问题上的尝试颇具代表意

义，张爱珍老师的代表剧目《长生殿》，向来是上党

昆曲声腔艺术和传承历史的集中体现，而张老师对

这出戏的很多改编，正体现了上党梆子艺人对上党

昆曲的难以割舍。据张爱珍老师介绍，她唱的上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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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曲曲调已经是完全本地化的，既不是“北昆”也不

是“上昆”，而就是独特的上党梆子昆曲。张老师曾

请教过上昆的张定先老师，在拿着谱子唱过之后，

张定先说上党昆曲和“上昆”曲调不一样，发音位置

亦有不同，并支持张爱珍完全不必用“上昆”的曲调

演唱，而就用上党梆子的昆曲表现则为最佳，因为

这样“可以唱出上党梆子的感觉”。
某次演出之后，一个上海的昆曲演员在看了

张爱珍老师 的 演 唱 之 后，激 动 地 表 示 非 常 好 听，

在演唱调门方面，“上 昆”较 为 高 亢，京 剧 的 昆 曲

则听起来调门略低。在很多声腔表现上，“苏昆”
或“上昆”的原谱上是没有装饰音的，但是张爱珍

在演唱上党昆曲的时候加了很多装饰音，当然这

主要靠演员 去 表 现，也 没 有 固 定 的 模 式，装 饰 音

也是根据情绪而变化的，但演员加上的这些装饰

音，却起到了 比 原 谱 更 加 好 听 的 效 果，得 到 了 同

行的肯定和赞扬。
在唱腔之外，为了适应观众需求，上党昆曲对

念白也做出了一些调整。上党梆子的念白上本不

是很统一，这和上党地区方言的多样性有着直接关

系，上党地区不仅晋城和长治方言差异很大，即在

两地下辖各县、乡，方言也呈现出各异多姿的面貌，

为了适应这一文化现象，也为了更好地配合市场需

要，上党梆子依照戏曲演员所谓“三关排宴”的形

式，以地方普通话为念白的基础音，虽然这一点的

得失一直存在争议，但加上地方方言的“土味”也是

为了更好地表现出角色的感情，说出韵味来，甚而

至于在唱的时候，个别的字也必须得要有土味儿，

要有方言，才能更得到观众的共鸣。从阳春白雪的

南来雅音，到一步步适应北方农村的需要，上党昆

曲的革新值得我们思考和研究。
在伴奏乐器上，上党昆曲也呈现出灵活的适应

性。在唱某段戏的时候，为了把人物的情绪表现出

来，上党昆曲在乐队里添加了一些乐器，比如加了

琵琶，在节奏上也可以有一些变化。原本某剧伴奏

并没有琵琶，但加入了琵琶的演奏，能够更加丰富

人物的情绪，更可以揪住人心。通过节奏的变化，

乐器上的添加丰富了原来的五种声腔，根据人物的

情绪来进行添加。近年来，上党梆子整体也在不断

改进，旦角的声腔上丰富了很多，从前上党梆子是

男女声同调，唱的都是一个旋律，所以显得很直。
而以张爱珍为代表的上党梆子艺术家则在唱腔里

做了一些改动，将里面该减的乐段减，该变的旋律

变。根据情感，根据人物的个性来进行改变，思想

感情的改变而变化。张爱珍的很多唱腔改革成功

而精彩，被人们誉为“爱珍腔”。
以张爱珍老师为代表的上党梆子艺术家，注重

润腔、声腔，甚至吐字背后的情，力求揪住观众的

心，与观众心贴心地沟通，这与以技巧为主要着眼

点的传 统 地 方 戏 艺 术 相 比，才 是 最 大 的 改 变 和

进步。
昆曲作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始终在固守和

革新两个方面齐头并进。戏曲的延续不可能止步，

可见、可感的改变无非是换了表演的形式，使原来

戏剧的单一表演又变得更加丰富了。当我们深思

历史上统领群伦的昆曲为什么会几近湮灭，为什么

上党梆子的昆曲在辉煌之后也一步步走向寂寥，究

其原因，是受众的减少造成了这一切。如今，一些

仍然致力于上党昆曲的学者、艺术家们，一直在呼

吁、号召上党梆子演员一定要坚持将上党昆曲唱下

去，他们认为“上党昆曲不应该消亡，即便是消亡，

也不要在咱的手里消亡了!”这是一种倔强的艺术

精神，虽则不免心酸，但他们的努力仍然也将继续

温暖着舞台。
当像上党昆曲这样的地方戏曲，与今天这样一

个娱乐爆炸的年代迎头遭遇，摆在戏曲工作者面前

的是一个大大的课题。必须为生活和时代服务，为

人民日新月异的欣赏品味服务，结合传统与现代，

仍是一条长远的征程。
上党昆曲虽然不复往日的辉煌，但是昆曲中很

多优秀的东西却不断地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融

入到其他的戏曲剧种当中。作为一种音乐的元素，

它将一直存在，不会消亡。上党昆曲也好，其他各

种戏曲剧种也罢，无论盛衰存亡，都将以不同的面

貌，化身千万，或多或少，或长或短，一直存在于我

们的艺术与生活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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